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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發祥地

* 司徒尚紀（1943-），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許桂靈（1971-），博士，廣東省行政學院副研究員。

以利瑪竇在肇慶繪製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等事實，結合中國古代地理學關於天地觀、地理製圖等

成就，指出利氏在傳播經緯度用於製圖、地球圓形說、確立中國在世界地圖中心位置、地理專有名詞

譯定、五大洲概念、五帶以及各國情況介紹等貢獻，實開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之先河，其發祥地則在

肇慶。

北京等地，文藝復興時期地理學漸被中國人認識、吸

收，與後來西方近代地理學一起，形成中國近代地理

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肇慶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祥

地，可謂實至名歸，已是不爭的事實。

明萬曆十年（1582）利瑪竇從印度果阿進入我國

澳門，翌年隨同另一位傳教士羅明堅（M i c h e l e

Ruggieri）到廣州，住進專為外國人來華居住的懷遠

驛，送給當地官員一幅世界地圖和一些西方新式器

物，使廣州人耳目一新。但利瑪竇深感在廣州傳教

有許多困難，繼而在當年轉到兩廣總督駐地的政

治、經濟重鎮、西江下游的肇慶作為落腳點。在肇

慶，利瑪竇獲得肇慶知府王泮禮遇和支持，在傳教

之同時，傳進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技術和宗教

文化，包括西方地理學，不僅使時人大開眼界耳目

一新，而且以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為代表，由這幅地圖所承載的文藝復興地理學內容

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具有劃時代意義。而先是容

忍，繼而支持、尊重、欣賞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

文藝復興時期地理學的肇慶知府王泮，可以說是最

早打開視窗看世界的先驅者，在中國地理學史上佔

有重要一席之地。

利瑪竇在肇慶傳播文藝復興地理學的主要內容

包括 　　

始於 14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也是地理大發

現時代。這一時期地理學是西方歷史上學術發展的

一個驚人時期（此前為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另一

個為 20世紀），這個時期延伸到 17世紀初。在世界

地理學史上，這一時期被稱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

地理學，是近代地理學孕育、發展的歷史過程，奠

定了近代地理學的基礎，可以歸屬於近代地理學範

疇。因為真正意義的近代地理學是 19世紀下半葉由

德國自然地理學者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人文地理學者李特爾（Carl Ritter,

1779-1859）創立的，但他們離不開文藝復興地理學

的積累。 17世紀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傳入中國的地理學，即為文藝復興地理

學的成果。雖然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近代地理學是

清末民初由西方傳入，經張相文、張其昀、丁文江、

黃國璋、翁文灝、胡煥庸、吳尚時等一批地理學者吸

收、整合中國傳統地理學而成，但此前利瑪竇傳入西

方文藝復興地理學，以及清初全國性經緯度測量，在

此基礎上編製全國地圖以及鴉片戰爭後大量翻譯介紹

西方近代地理學成就，卻也是中國近代地理學形成的

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故可認為，利瑪竇傳入文藝復

興時期地理學應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聲，而其傳播

地點首先就是在廣東肇慶，然後擴布到南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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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緯度用於製圖

中國雖然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經使用簡單工

具，測得地形地物的方位和距離。唐代僧一行還進

行過地理緯度測量，為以後天文大地測量奠定了基

礎。元代郭守敬在緯度測量上也取得重要成果。對

地理經度在元初也有樸素概念，但無論緯度還是經

度，迄今仍沒有根據說明這些測量成果已經直接應

用於地圖製作。在中國地理學史上，為了應用西方

地圖投影法繪製地圖而進行經緯度測量的第一人即

為利瑪竇。利氏為此先後親自測量了廣州、北京、

南京、大同、杭州、太原、濟南等城市的經緯度，

數值與今天相差無幾，精度甚高。利氏在〈山海輿

地全圖〉中，介紹經緯度作用、劃分方法等問題，

即東西向的緯度表示地球的長度、赤道為緯線的起

線，向北數到北極為北緯 90º，反之為南緯，也是

90º。南北走向的經線表示地球的寬度，自今卡內里

群島起算，繞地球一周為 360º。有了實測經緯度，

即可在地圖上對應起來，繪製成新地圖。 1602年李

之藻刻的〈坤輿萬國全圖〉就是採用這種投影法繪製

的，至今在羅馬梵蒂岡圖書館和日本宮城縣立圖書館

都有收藏。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溯自晉裴秀創造

“製圖六體”，即分率（比例尺）、準望（方位角，簡

稱為計里畫方）、道里（水準距離）、高下、方邪

（斜）、迂直，後三者為依據地形高低起伏、彎曲大小

而求取水準距離的方法，此為我國古代製圖最大成

就，沿用到清初。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漢代〈地形

圖〉就是按此法製作。但裴秀製圖由於沒有經緯度，

也沒有投影，用於小範圍、小比例製圖尚可，用於大

面積則誤差甚大，限制了它的實際應用。利氏傳入經

緯度，對此則迎刃而解，為我國地理製圖一座里程

碑。到康熙時，皇帝派人從廣州購進測量儀器，用新

法測繪東北、江南經緯度和京師附近地圖，康熙四十

年（1708）開展全國地圖測繪工作，歷時幾年即告完

成，除西藏以外，共測得經緯點 641個，幾遍及全國

各省區。康熙五十七年（1718），根據上述經緯度測

量結果，繪成一份具有相當高水準的〈皇輿全覽

圖〉。全圖縱橫數丈，由二十八幅分圖拼成，為全國

地圖測繪史上空前壯舉，反映自裴秀製圖法創立以來

二千四百多年地理製圖所達到的最高成就。顯然，利

瑪竇傳入經緯度用於製圖是功不可沒的。

二、首次確定中國在世界地圖上的中心位置且

沿用至今

春秋戰國時期，交通很不發達，一般人認為中國

是世界的中央，而中原又居中國的中心，並以中原為

座標來確定東西南北，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

非華夏族居住區皆看成荒漠邊陲之地。這種觀念長期

為中國人信奉。利瑪竇為了滿足這種古代中國人居天

下之中的心態，在繪製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時，利用

地圖投影方法，將南北美洲放在亞洲東部，中國則居

於地圖中心位置，滿足中國人的理想追求。這一製圖

慣例為後世沿用至今，為世界地圖編繪所採用，實為

利氏獨創。長期以來，中國人認為中國居天下之中，

但把它繪在地圖上卻是始於利瑪竇，因而說，中國

（原）人的一個古老理想是在肇慶實現的，這同樣具有

重大意義。當然，這與肇慶知府王泮的貢獻也是分不

開的。利瑪竇這幅地圖繪出之初，王泮及其同僚看到

中國在圖上被放在地球最東邊緣位置，很不滿意，指

出地球既為圓球，而球體的本性是無頭無尾的，站在

西方位置看世界，自然是以西方為中心，但站在大明

帝國位置看周圍世界，應該以大明帝國為中心。利瑪

竇接受了王泮這個意見，對地圖作了修改，這便是後

世所看到中國居世界地圖中央的由來。

三、首次給中國人帶來地球是球體觀念   　 是

一次關於天地觀的質的飛躍

先秦早期就有所謂“天圓地方”說，主張“天員

（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曾參就認為：“誠如

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1）其時人們

認為，地是邊長為八十五萬里的平整的正方形，天

頂高度是八萬里，大地靜止不動，日月星辰則在天

空上隨天旋轉。西周時，則有“蓋天說”，認為天如

斗笠，大地像一個倒扣的盆子。這些天地觀牢牢地

囿限了中國人的思想，在實踐上限制了人們的地理

視野，後果非常嚴重。像明初鄭和七下西洋遠航那

樣的壯舉，擁有 15世紀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船隊，其

船隻有大海船六十艘左右，可載千人，連中小船隻

在內有百餘艘，有時多達二百餘艘，出航人數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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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不少於 27,000人。從永樂三年（1405）到宣德

八年（1433），前後歷時二十九年，航程十萬餘里，

到達三十多個國家，最遠到東非，卻沒有繼續前

進，都按原路折回，非常可惜。有人認為，這是中

國傳統天地觀束縛、世界地圖不發達的結果，否則

鄭和有可能發現新大陸。六十多年後， 1492年哥倫

布發現美洲。 1498年，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達到印

度。這一連串的新大陸和新航線的發現，即世界近

代史上所謂的“地理大發現”。此後，歐洲封建社會

迅速瓦解，經過原始資本積累以後資本主義很快發

展起來，創造了遠勝於過去千百倍的文明。關於天

地觀的差異是其中一個原因。歐洲人早在古希臘時

代（亞里斯多德）就知道地球是一個球體，遠航可以

回到原點，而中國人則否。直到利氏來肇慶，通過

製作地球儀、地圖投影等，中國人才知道地球是一

個球體。利瑪竇是這樣介紹地圓觀念的：

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

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

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彼

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天分三百六十度，地

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為

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為北道。（⋯⋯）總六

合內，凡足所佇即為下，凡首所向即為上，其專

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浮海入

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

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而周

圍皆生齒者，信然矣。（2）

當然，中國人接受這種觀點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無論怎樣，利氏是傳進地圓說的第一人。清初地理學

者劉獻庭在《廣陽雜記》中說：“地圓之說，直到利

氏東來而始知之。”又曰：“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

度，皆利氏西來而後始出。”（3）這一學說在天文、航

海、測量等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到清代，廣東海上

絲綢之路的貿易航線有了新的發展。在明代的基礎

上，乾隆年間新闢廣州－太平洋－合恩角－沿南美

洲海岸北上－紐約航線和廣州－巽他海峽－好望角

－大西洋－紐約航線。嘉慶年間又開闢廣州－大洋

洲航線和廣州－俄羅斯航線。（4）這對於中國特別是

對廣東社會的經濟發展，以及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瞭

解，都產生了重要作用。當然，這些航線的開闢，與

歐美國家的海上貿易是分不開的；而廣東人地理視野

的擴大和產生足夠的勇氣接受外來事物的挑戰，從而

能適應航海時代的到來，也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意

義上說，利瑪竇在肇慶所做的工作也是破天荒的。

四、地理專有名詞的譯定

利瑪竇在肇慶改編的世界地圖中還附有“圖

說”，確定了一系列自然地理名詞，一直為後世所使

用，如經緯度、南、北極、赤道、北極圈、亞細亞、

歐羅巴、大西洋、尼羅河、地中海等。這些都是開拓

性的工作，對統一地理科學用語，使之規範化、標準

化，並寫入教科書中，對傳播地理科學貢獻匪淺。

五、五大洲概念之介紹

利瑪竇在肇慶所作的〈坤輿萬國全圖〉上，將世

界劃分為五大洲，即歐洲、非洲、亞洲、南北美

洲、南極洲（泛指南極一帶。當時還未發現澳洲，

清初方知），自此給中國人提供了世界的概念及世

界各大州組成的知識。五大洲分繪，地圓說也在中

國第一次得到科學的印證。利氏還把五大洲位置及

其四鄰界地作了扼要的說明，註上洲名、河流、湖

泊、海、海島等名稱，給中國人展示了一個更詳盡

的世界圖景。而在此前，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是有

限的。先秦時期，“中國”僅指黃河中下游地區，

“蠻夷”也沒有超過今日中國北方和長江中下游一

帶。秦統一六國，天下範圍擴大，東到渤海、黃

海、東海，南至越南北部，西至青海東部，北至內

蒙古。漢代海陸絲綢之路興起及延伸，中國人的地

理視野遠至中亞、南亞、西亞、非洲東北部，以及

印度洋沿岸。唐代“廣州通海夷道”開闢，中國人目

光再延至非洲東岸。明初鄭和航海，也未能突破以

往範圍，鄭和以後，中國對於非洲往來中斷，對西

方世界知之更模糊。直到利瑪竇對五大洲的介紹，

才進一步拓展了中國人的地理視野。後又經明末另

一位傳教士艾儒略《職方外紀》系統介紹了中國外部

世界，中國人才更多地瞭解有關整個世界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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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狀況，在中國人眼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世

界。但不管怎樣，其最大貢獻者則首推利瑪竇。

六、五帶概念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古羅馬（托勒米）時代，

歐洲人已認識地球分五帶，即按赤道與回歸線劃分一

個熱帶、兩個溫帶和兩個寒帶，反映全球氣候地帶性

差異，在理論和生產實踐上有重大意義。利氏把五帶

說傳入中國，他在〈坤輿萬國全圖〉中，以赤道為中

心，平分地球為南北兩半球，並畫了南北二回歸線、

南北二極圈線；相應地把氣候分為一個熱帶、兩個溫

帶、兩個寒帶。這與古希臘、古羅馬人對地球氣候的

分帶一致。後世中國地理課本都採用這一地面氣候劃

分法，此則為中國人對世界氣候地帶性認識之嚆矢。

七、世界各地情況之介紹

利瑪竇世界地圖介紹了各國方域、文物、風俗

習慣等，使中國人瞭解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與其

他各國關係，瞭解海陸分佈概況，彌補了中國古代

對世界地理認識的不足，這都是前無古人的工作。

利瑪竇在肇慶所作的工作和貢獻，得到後人一

致認同，並給予高度評價。利氏在書信中曾說：

我們的著作中，使中國人感覺興趣的首推世

界地圖與數學之類的書籍，以及其他介紹新奇事

物的書籍。（5）

地圖即為地理學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清初學者劍

華堂曾對利氏地圖拍案叫絕：“嗚呼！今日之天

下，與古之天下異矣！（⋯⋯）西人東來，地球圖

書，夫然五洲之土地，數十國之名號，粲然而分

呈。”（6）明末與利瑪竇過從甚密的大學者章璜在其

巨著《圖書編》中即收錄利氏〈山海輿地全圖〉，並

分成六幅插入書中，還與利氏配合作〈山海輿地全

圖叙〉和〈輿地圓圖考〉等文，曰：“自中國以達四

海，固見地之無窮盡”，“謂地形圓而周圍皆生齒

者”，以及“普天下輿地分五洲，（⋯⋯）各洲之國

繁夥難悉，大約皆百以上。”（7）這些新地理概念，即

從利氏地圖中領悟而出的。萬曆二十七年（1599），

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要求居留南京的利瑪竇重刻在肇

慶所繪世界地圖，並增加註釋。利瑪竇很快就完成這

項工作，結果“這幅修訂的輿圖在精工細作上和印行

數量上都超過了廣東那個製品。它的樣本從南京發行

到中國其他各地，到澳門甚至到日本。”（8）這樣，無

論官民都被利瑪竇地圖和它包含的新地理概念所吸

引，並廣為傳播。它傳播的路線與利瑪竇北上路線一

樣，是以肇慶為起點擴佈的。臺灣學者林東陽在〈利

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對明末士人社會的影響〉一文中

總結道：“當利瑪竇抵達中國之時，中國人的世界地

理知識一直停頓在中古水準，而他們的宇宙的概念仍

然囿守古代蓋天說。他們不知道大地是一個被海水包

圍的球體，其上分佈幾個大陸塊，到處有人類生齒繁

居。這是利瑪竇首將近代的世界地理方法與知識介紹

到中國。”“世界地圖的繪製一直是利瑪竇介紹近代西

方科學的重要工作。世界地理新知的傳播有利於中西

之間文化宗教的交流。因為唯有中國人對整個世界的

認識發生改變，他們才會產生足夠的膽識去接受外來

的新鮮事情。”（9）這個評價是中肯和公允的。

利氏傳播文藝復興地理學的工作主要在肇慶完

成，這些工作成為近代地理學在中國建立和後來發

展的先河。所以說，肇慶是近代地理學在中國發祥

地一點也不過份。這份歷史文化遺產應寫入中國地

理學史，填補已有中國地理學史在這方面的不足，

並應作為肇慶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內涵之一，得到

繼承和弘揚，納入保護建設名城工作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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